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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黄玫瑰也回来了。开着一部

崭新的丰田凯美瑞轿车，还带回来
两个十六七岁的小男孩。

一进门，便叫俩小孩认了邬树
龙。“怀光，这是你爸。”“怀远，这是
你龙爸。”两个小孩便有一个叫了

“爸”，一个叫了“龙爸”。
“这是怎么回事？”邬树龙问。
“别担心。我只是教他们认个

家门罢了，他们不会给你什么负担
的。”待坐定，黄玫瑰便将事由细说
了一遍。

黄玫瑰回来，主要是想和邬树
龙复婚，正式确立夫妻关系，顺便
带俩小孩回来认个家门。

当年，黄玫瑰之所以会放弃与
邬树龙的那场婚外恋，主要是受到
了村民们的污辱，以及疯女人伍仟
妹的砍杀事件的惊吓所致。她的
出走，也是因为邬荣昌扬言不准她
在楝花村再出现。远走他乡，外出
打工也是出于无奈。

原来，黄玫瑰离开邬树龙两个
多月之后，发现已经怀有身孕。后
来，在工地上就碰到一个包工头老
板，是个文盲，只认得他自己的名
字，身上带着一个私章，要签合同
时他就以自己的名字及私章为准。
这包工头很欣赏黄玫瑰的为人及能
干，便叫她留在他的身边帮他打理
财务。然后就跟她结了婚又生了一
个小孩，所以黄玫瑰一直带着两个
小孩。日子过得不好不坏。谁曾料
想，前几年，那包工头竟然意外死
亡，那两个小孩就陪伴在她的身
边。一个叫怀光，一个叫怀远。

无奈，她只好独自打拼。在最
近几年，承包了某大公司的饭堂，
攒足了资本，想转行搞民宿旅游业
的连锁店，需要有一个帮手，便想
起了邬树龙。

黄玫瑰依然是那样风风火火，
说话快言快语，走路一阵风。其
实，在她的心里，一直都在惦念着
邬树龙。他们之间有说不尽的感
情纠葛。

黄玫瑰执意要跟邬树龙复婚，
但邬树龙坚决不同意，说：“我们俩
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好的婚姻，
再复婚，也是不会有好的结果。”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今日之
婚姻，自有新的意义。”

“可我早已有心上人，做梦都
在想着朱欢喜，只是一直未能得到
对方的答复。”

“那好，我们一起去拜会她，看
她怎么说。”

于是，邬树龙也没办法，便答应
带着她一起去看看朱欢喜。他要亲
耳听到朱欢喜的意见，再做决定。

黄玫瑰说，一言为定。
在朱欢喜的家里，一个老男人

在跟朱欢喜说话。
“我知道，是我的错，我不该不

听你的劝告，明知道自己有病，还
一个人跑到公园里去，不小心摔了
跟头，害得要坐轮椅，整天要你扶
进扶出。”

“早听我的也不会有事了。我
早知道会有今天的结果，所以才会
在那时候买下这一套有电梯的小
区房，要不然，像现在这样，怎么来
天天推你上下楼。”

“还好意思说，我做市局局长
那阵，有钱又有权，要什么没有？
可你就是不听我的，偏要整天与那
跳舞的混在一起，还出国旅游，闹
什么绯闻，弄得名声那么难听。
啊，那男的现在死了，你就回来
了。我现在又这样子，我想带你出
国走走，也是走不了了。”

“谁叫你退下来后又中风，好
了一阵子，又摔了一跤。要不是那
几年，我趁着身体好，有大把时间，
出去走了走，到现在还不知道外国
的月亮有多圆呢？”

“又来了，又来了！”
“还不是，你当局长那阵有多

威风，老婆都不理，一天到晚不回
家，在家一发脾气，就提个公文包装
满烟酒，说去办公室。鬼才知道，你
是不是去了狐狸精那里鬼混。现
在，你去了看谁会理你，还不是我这
个老太婆才不离不弃的。”

忽然，“啪”的一声响，那男的
将手上的茶杯甩到地上，接着是朱
欢喜哭泣的声音。

“又想动手打人了，都走不了
了，还敢打人。”

“打你是轻的！若不是你在外
面口无遮拦到处炫耀，我怎么会被
邬飞年盯上？结果倒好，劳燕飞一
出事，把我都连累了。”

“我认错了还不行吗？我服侍
你到老。”

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朱大姐在家吗？”
“谁呀？”
门开时，朱欢喜见门外站着一

男一女两个人。一个是邬树龙，另
一个不认识。

“阿龙来了，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这位是玫瑰，我们一起来看
看你。”

一进门，邬树龙便瞅见了坐在
轮椅上的男人。那不正是当年的
范家鸿县长吗？怎么变成这样子
了？但心里一想，便知道是怎么回
事了，忙主动上前去打招呼。

“范县长好！好久不见了。”
“啊，你们是楝花村的。”
“我是邬树龙呀！这位是玫

瑰，也是我们村的。”
“嗯。想起来了，当年铁路征地

时，有纠纷，是我帮你们处理的。”
“对对对！老领导好记性呀。”
“没错。还有那个叫邬飞年的

也是你们村的，还有邬荣昌和邬日
苟，他们是父子仨。”

这时，朱欢喜示意那男人：“今
天，就不提那些人了吧？”

“我怎么能忘了呢？”
……
一阵沉默，还是朱欢喜打破了

尴尬，说：“别光顾着说话，来来来，
喝茶喝茶！”

喝过茶，闲谈了一阵，邬树龙、
黄玫瑰二人便告辞。出于礼貌，朱
欢喜送他们到了门口，还陪着走了
一段路。

这时，邬树龙问：“范书记怎么
回事？”

“你都看到了，还在明知故
问！”

“我是说他现在怎么会是这样
子？”

“哎，一言难尽！”在这当儿，朱
欢喜便打开了话题。

原来，她和范家鸿的婚姻，是
结了离，离了又结，就像两个扯不
开的糍粑。

范家鸿当初从副县长的位置
上调到市局做局长时，他的老部下
劳燕飞出事了，据说还是律师邬飞
年告发的。因用人失察，范家鸿受
到降级处分，并提前办理了退休手
续。退休后，心情抑郁，急火攻心，
导致了中风，好在抢救及时，也花
了好大一笔医药费，才恢复到现在
这样子。目前的健康状况还算正
常，只是一步都不敢离开他，随时
都有跌倒的危险。

从朱欢喜的家里出来，邬树龙
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
他压根就不知道，也没想到，他日
日夜夜在追寻的梦中情人朱欢喜，
竟然是老领导的家属！而且，即使
就在这样的境况下，朱欢喜仍然在
小心地呵护着老书记。

原来，曾经的一切梦想，都只不
过是邬树龙的单相思而已！这不得
不使邬树龙对朱欢喜死了那份心。

朱欢喜还谈到，邬飞年现在挺
厉害的。原是个职业律师，因行为
不端，被吊销了律师执照。后来，
搞了个私人律师事务所，为报复官
方对他的处罚，收罗狗仔队，收集证
据，专门跟踪官方人士的行踪，要挟
一些问题官员，从而拿到了很多封
口费，每单生意最少一千万元以上，
且没有一千万元不放过，以至于范
家鸿、劳燕飞等人均受到了陷害。

这时，黄玫瑰也说起一件事。
有一段时间，弄得那些当官的草木
皆兵，每天下午至晚上，只要发现
有邬飞年的人在餐馆门口或酒店
出现，皆躲避不及。有一次，她有
个朋友想请某个局长吃饭，订好了
一席有山珍异禽的晚餐，因发现有
邬飞年的人盯梢，马上取消聚会。
那朋友只好自己打包回家里去吃。

多行不义必自毙。邬飞年最
终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以敲诈勒
索罪判刑入狱。

趁着黄玫瑰去上厕所的空儿，朱
欢喜问邬树龙：“你和玫瑰怎么样？”

邬树龙苦笑了一下，说：“你能
不能跟我去？我做梦都在想你，心
里苦啊！”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但我怎么
跟你去？带着那个半残废的老男人
一起跟你去吗？怕不现实吧？”

“我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处
境。”

“我劝你还是现实点吧。我看
玫瑰对你蛮好的呀，你怎么就不知
足呢？你要珍惜玫瑰的一片真心
呀……”

这时，黄玫瑰返回来了，听到
朱欢喜在对邬树龙说自己，忙羞涩
地说：“朱大姐，打扰你了。这阿龙
就交给我吧，我会慢慢开导他的。
大姐你要保重啊！我们走了。”又
挽着邬树龙的手臂说，“我们该回
去了吧？”

“好。”邬树龙很不情愿地跟着
黄玫瑰走了。走了好远的一段路，
还回过头来跟朱欢喜挥手告别。

这边，黄玫瑰死死拽着他往前
走去，嘴里却狠狠地说：“你就死了
这份心吧！”

邬树龙心里在滴血，眼眶湿润
泪水打转。他伤心的是，他理想中
的爱情，他的梦中情人，在梦境里
是那么美好。朝思暮想，那盏淡黄
色的明明灭灭的爱情的灯光，陪伴
着他熬过了几十年的光阴，到头
来，那盏灯火却如打翻在地的玻璃

灯罩，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
在回去的路上，邬树龙慢慢地

平复了心情。
一直以来，朱欢喜就像是天上

的月亮，而他就像是一条吠犬，面对
着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但总
是在他心底里储存着无限的向往。

可今日看到的朱欢喜，着实令
他大失所望。

清瘦的身段，一头白发，满脸
皱纹，昔日的风姿绰约早已不见了
踪影，加上不修边幅的衣裳打扮，
已是十足的一个老妇，甫一见面，
他就感觉到了心中的失落。哎，岁
月无情，风霜似剑，无可奈何！

而朱欢喜也是有自知之明，反
而劝他面对现实。看来他们之间，
缘分未到啊。

反之，看看陪伴身边的黄玫
瑰，胖胖的身材脸色红润，浑身充
满着活力，正当中年，正是风韵犹
存。性格开朗，做事大方蛮有主
见，倒是一个贤内助，自己怎么就
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呢？嗯，此次出
门之前，他们可是有约定的呀！即
是，如果朱欢喜还喜欢他邬树龙，
那她就没得说，主动退出。如果朱
欢喜没答应，那他就应该听她黄玫
瑰的。怪不得刚才黄玫瑰说“你就
死了这份心吧”，原来她已看到胜
券在握啊！

至傍晚，二人直接就回到了楝
花村邬树龙的家里。这天晚上，他
们终于同床共枕。一个干柴遇烈
火，一个久旱逢甘霖，一番鸾凤和
鸣，把二人压抑得太久的性欲宣泄
得淋漓尽致。这种如胶似漆的依
偎，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久违了。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一个
多么舒畅欢快的良辰美景！

而此时，黄玫瑰的脸上却淌下
了两行苍凉的眼泪。

想想她和邬树龙的结合经历
了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坎坷曲
折！如果说当初她挺身而出为邬
树龙解决了征地补偿难题，那是出
于急公好义，只能说是出于一种义
气好心。及至跟他走在一块了，也
是出于对他的帮忙，发展到两个人
互相欣赏才走到一块。想不到却
闹得那么大的风波。后来，虽然是
两个人未办证，在乡下也算是结婚
了，但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平淡
的，没有什么激情。在经历了那场
恐怖的伍仟妹砍人事件之后，她不
得不离开邬树龙而远走他乡。想
不到，这一别就是十七八年！

到如今，她虽然经历千辛万苦
把小孩怀光供养长大，与那个包工
头有了怀远，但在心里头一直都在
记挂着他邬树龙！如今那包工头
已不在人世，她又与仍然单身一人
的邬树龙结合在一起，也是顺理成
章的事。她知道，邬树龙在心底里
还不是很情愿跟她在一块的，直到
今天陪他去见了朱欢喜之后，他才
死了那份心。她付出了那么多，可
邬树龙怎么就有点于心不甘呢？
哎，不管那么多了，只要他邬树龙
接受就行了。想到此，她又免不了
温存地和他依偎在一起。

（十八）
这一年的秋天，上边派下来一

个大学生村官，接替了村书记；并
由凌火生接替了邬树龙的村主任
一职。据说，是邬荣昌怂恿着凌火
生去举报了邬树龙，才出现了这样
的结果。

夏天，雨季暴雨成灾，上级要
求加强汛期险情排查。邬树龙想
到自己的石场也好久没去看过，于
是在这一天下午，便去了石场。

这采石场虽然是邬树龙自己
投资开采的，但他是转让给别人承
包的，具体的经营一概不管。所
以，也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

邬树龙跟那老板说，“要注意
安全生产，加强隐患排查。”

那老板说，“没事没事，天天在
检查的。再说，这一批石料是赶着
给邬日苟承包的那一段高速公路
工程的，他催得紧。我们的工人这
几天都在加班加点给他赶货，说不
定天黑前他就会赶过来结账呢！
这段时间老下雨，我们的石场不得
不见缝插针，天一晴就开工。”

邬树龙说，“既然这样，你们更
要注意安全才是。”

那老板说，“这是必须的。你
放心。”

看看天色将晚，邬树龙便走了。
直到傍晚，采石场放炮之后，

工人们便收工离开现场了。可采
石场老板还是和儿子两人一起开
着钩机去山崖边上清理浮石。不
料这时却发生了哑炮爆炸，震得边
坡浮石突然滑落，形成岩石滑坡，
来不及躲避的老板父子双双身
亡。崖边上的山体伴随着巨响突
然崩塌，他们根本来不及防范，当
附近的工人返回来赶到现场时，那
父子俩已被掩埋在碎石下。工人
们用撬棍和铁锹将碎石扒开，将伤
者拖出来时，已死亡。

采石场在发生哑炮爆炸时，石

场顿时飞沙走石，击中石场工棚，造
成躲避在屋内的人员受伤。此时，
邬日苟刚好开着一辆越野车进了工
棚，刚走下车来，便被一块飞来的石
头击中头部，倒地昏迷不醒。

从此，邬树龙的采石场，因发
生了伤亡事故，被责令关闭，不得
继续经营。

（十九）
连日来，本县连遭暴雨袭击，

造成局部地区出现道路损毁、断
电、通信中断、群众被困等灾情，公
安、公路、供电等相关部门及各方
救援力量紧急行动，投入抢险救灾
行动。

暴雨中，楝花村发生了泥石
流，崩塌的土方把邬荣昌的老屋冲
塌了。邬荣昌因惦记老屋里还有
一些老古董，便冒险撞了进去。这
时，邬树龙刚好在附近，看到那老
头有危险，忙也跟着冲进去，拽住
他的衣袖，企图将其拉出来。不料
又一波更大的塌方袭来，结果，两
人被埋在里面。当人们救出他们
时，邬荣昌已是气息奄奄，经抢救，
倒是缓过气来了。而邬树龙则是
腿部受了点外伤，好在没大碍，便
一拐一拐的回到家里了。

（二十）
洪灾过后，黄玫瑰和邬树龙，

又一次走出山村，闯荡江湖。
他们的新公司开张了，礼花鸣

放，彩旗飘飘，迎风招展。夫妻俩
身着盛装，春风满面，向前来祝贺
的宾客致辞。

怀光怀远哥俩上的寄宿学校，
平时都不在身边。每逢周末，邬树
龙便随着黄玫瑰来到深山里一个
很安静的别墅山庄；黄玫瑰说，我
们就在这里颐养天年吧。但是，邬
树龙不行，他每天晚上都做梦，梦
见村里边很多奇怪的事情。

他梦见，再次回归家乡时，看
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新村新面貌，
家家户户有新房新车；但奇怪的
是，大家有房不住，有车不开，有地
不种，年轻人有钱娶不到媳妇，老
年人有闲却找不到人说话。已经
死去多年的长者从儿孙们新筑的
坟地里走出来跟他打招呼，更有甚
者，还撸起袖子要揍他，责怪他把
整个村子搞得乌烟瘴气。

梦中醒来，总是吓得一身冷汗。
虽然黄玫瑰每天也不用他做

什么，就是做一个名义上的董事
长，给一个名分给他，白天也就去
公司看看，没事就在家里躺着，在
别墅里做个闲人。而且他自己现
在在外面又没有什么基础，去到公
司里边也没什么事给他做，他也不
知道做什么，心里感觉是吃软饭
的，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邬树龙虽然是人已走出村外
去了，但还是放心不下村里的事情，
按捺不住还是要回去看一看。那村
庄遭水灾之后破坏得那么厉害，家
家户户是否有能力把它恢复起来
呢？对现任村主任凌火生的办事能
力，他是不太放心的。所以他就按
捺不住，最终还是回到了村里。

（二十一）
回到村里，邬树龙看到，灾后

重建，村里的变化很大。
欣喜之余，心情却是沉重的。

因为，他在村委会的公告栏上看到
了村委会张榜的关于本村年度村
务经济收支往来情况公告。全年
收入方面除了上级下拨的几千元
经费，没有其他收入；而付出项，却
超支一千多元。顿时火冒三丈，赶
忙拨通凌火生的手机。

“老伙计，怎么搞的？这村委会
到了你手里就过成了穷日子啦！？”

“哎呀，那有什么办法！我总
不能去偷去抢吧？”

“不会吧，去年我带着你去跑
了几个地方，他们不是说好了今年
会支持我们村一笔费用吗？”

“是有几笔款到了，但是除了
修理几处陂头水圳，扣除我的人工
费，也所剩不多了。”

“什么？你还要有人工费？”
“不是吗，我去跑路不用人工

费吗？其他村都一样呀，谁争取的
经费谁得一半。”

“谁规定的？”
“你不知道？”
“我说你什么好！看你这村主

任当的！”
凌火生跟邬树龙是一起长大

的，年纪比邬树龙小了一些。早几
年他凌火生还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以前做事情也是很低调的，又怕事
又胆小，你说他不负责任，也不
是。他对村委会的事，天天都在那
里做，而且那些事务的事情呢，他
都很及时地汇报上去了的。就是
人缘不好，人家都嫌弃他那个样
子，这种人怎么信得过呢？关键时
刻就是不会投他的票，不会信任他
去当这个村主任的。所以凌火生
多次竞选村主任都未能选上。这
回表面上是邬树龙提议并说服众

人推选他上去的，其实，暗地里，是
凌火生去举报了邬树龙而取而代
之。想不到，他却将村主任的角色
做到这种地步，他究竟想把楝花村
往哪里带？

邬树龙想想，还是回到自己家
里，先安顿下来再说。

不一会，听说邬树龙回来了，
三明叔公、福大爷、贤明叔及单梅
娘、伍婶、纪嫚婶娘等老人家都过
来他家。

闲聊中，长辈们谈笑风生。
贤明叔说，“现在到处都在搞

红色村庄旅游点，我们村也有值得
开发的地方呀。”

邬树龙说，“这些事情我也有
想过，但具体还得凌火生去牵头才
行，待我与凌火生再商量下吧。”

“嗬，这么热闹哇！”正说着哩，
凌火生却不请自到。

“啊，凌主任来了正好。”三明
叔公把手一招，“刚才我们几个跟
阿龙聊起村里的事，他说要你牵头
才行。你来听听，看该怎么办。”

待凌火生坐定，邬树龙便将一
些想法提了出来。凌火生一听，感
到压力不小，说，“我没那精力去
搞。村里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能
力，上面没有政策资金扶持，绝对
不行。你有本事你去搞，我不拦
你，村里也会支持你。”说完便匆匆
忙忙走开了。

邬树龙急忙跟在他后面说，
“现在国家不是出了新政策，要鼓
励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加快推
进发展新农村建设吗？”

“那是官腔，你以为谁都可以
去弄的吗？你又不是没有尝试过
村官的滋味！”

“我认为事在人为。”
“事在人为！我还不知道你

吗？待村委会帮你出面搞到项目，
赚到钱就是你的！告诉你，楝花村
现在不是你邬树龙说了算。”

话已至此，邬树龙只好打住，
返回屋内，继续与几位老人家叙
旧。他对那些老人家说，“看来，凌
火生是不想为村民着想哩。”

三明叔公说，“看他那样子也
不是做大事的人！吹水，打牙花就
精。你看村里，哪一家来了个亲亲
戚戚，他就到人家家里去，抽烟啊
喝茶啊吃饭啊喝酒啊，而且还是来
了就赖着不走的那种坏习惯。”

福大爷说，“也有很烦他的。
但是，他是个村干部，脸皮那么厚，
又不能得罪他，也不敢催他走，真
是拿他没办法。”

贤明叔说，“他最喜欢跟一些
妇女婆说说笑话，有时还打情骂
俏，给人的感觉好像他是很受欢迎
似的。看到谁家新娶的媳妇，若是
比较漂亮的那种，他就老是盯着人
家看，看得人家不舒服了，也不知
道，还在那里看，神情是很色眯眯
的那种。旁边就有人偷笑着说，看
那个老色鬼哟！当然，他有时候也
会去帮助一些年纪大的叔婆婶娘，
特别是家里没有劳动力的干些体
力活。”

单梅娘说，“有一段时间，他老
是在小寡妇的门口逛来逛去，我便
问他是不是又盯上那个小寡妇
了？偏偏那个小寡妇就自己先嚷
嚷起来，喊着‘哎呀，凌火生跟我没
什么啦！他不过就跟我聊聊天嘛，
手脚是多了一点，那有什么呢？男
人呗，哎呀，哪有男人不想女人的
哩。’小寡妇的男人失踪这么多年，
人家都说是她逼走她老公的，也不
知道是真是假。”

邬树龙说，“嗯。闲话少说，我
们还是谈点有用的吧。”

三明叔公说，“既然要在村里
办成点事，看起来，还得阿龙你帮
帮凌火生才行。你在外面消息灵
通，门路也多，比如我们村里有传
统的农产品山茶油、茶叶、花生、白
萝卜；养牛、养鸡、养鸭，等等，是不
是值得去做做文章？我是看在眼
里烦在心上，帮不上忙，干着急。”

邬树龙说，“也行！待我回去
跟黄玫瑰商量下，看能否搞出点名
堂来吧。”

（二十二）
就在近两年，村主任由更年轻

一代的人接班。凌火生也退了下
来了。

班子换届后，实施了乡村振兴
规划。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村上开通
了从老油坊—风水坳茶亭—三烈
墓—五英岩—仙人嶂—华表塔这
一古邑道，作为带动本村红色经典
健身徒步旅游线路，吸引更多的游
客慕名前来本村观光，楝花村人的
生活越来越惬意。

时常还有一批又一批摄影、绘
画的旅游团队前来进行古楼、古
道、古村落采风活动，更使楝花村
声誉天下。

邬树龙慷慨解囊，要将楝花村
四角楼修缮一新，使其成为楝花村
的一个新的亮点。

一天傍晚，邬树龙从外面带回

来几个人，正在四角楼门前对着图
纸进行现场察看。

邬日苟随后跟了过来，对邬树
龙说，“龙哥，听说你要出资装修四
角楼？”

“对呀。”
“你以为你才有钱？我也可以

呀！”
“我这是搞公益建设，你想做

什么？”
“你不能搞，我跟我爸商量好

了，我家要做民宿旅馆生意。”
“那你爸有什么理由？”
“不信？那好，我去把他叫

来。”不一会，拄着拐杖的邬荣昌过
来了。

“阿龙，你在外面怎么搞都没
问题。这四角楼的主意就不要动
了。我家飞年过两年就出狱了，到
时我想叫他在家里安下心来，就不
要在外面浪荡了。刚好村里又要
搞乡村旅游，我想就叫他开个民宿
旅馆，这四角楼装修下也是挺现成
的嘛。至于资金方面，日苟飞年两
兄弟按理也拿得出来。”

“老叔，你说话好有意思。好
像这四角楼是你家的一样，也不想
想，这可是村里人的共有遗产，怎
么能是你说了算呢！”

邬日苟说：“怎么不行？我爸
说行就行，你管不了。若有谁不答
应，我就跟他没完。”

邬荣昌说：“阿龙，这四角楼是
咱邬姓人祖上留下的遗产没错。
可是你要知道，改革开放几十年，
大家都不管老屋老舍，还不是我在
维护着吗？要不然，早就坍塌了，
还等到今天？”

邬树龙说：“还好意思讲，你家
早把这祖屋霸占为私家财产了！
不是在此养鸡就是养猪，别人想都
别想！”

邬树龙接着说，“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顾全大局，让四角楼成为村
里的旅游接待点，而不是你家的私
人旅馆。”

“我不同意！有本事你冲我
来。”邬荣昌很不高兴地走开了，邬
日苟冲邬树龙挥了挥拳头，也跟着
邬荣昌走了。

楝花村古村落建设中，为了四
角楼修缮之事，相持了许久，邬荣
昌不肯妥协。最后，经过村民大会
表决，一致同意开工建设。邬荣昌
父子要占为己有，独霸经营，一再
出来阻挠，邬日苟还扬言要把四角
楼炸掉。

那天，他竟从外面请来一帮打
手，对村里的施工人员进行殴打。
在双方混战中，那些打手竟误将前
来助阵观战的邬荣昌也给打了！
致其当场气绝身亡。可怜一个年
已八十多岁的老人，以一个风烛残
年之躯，怎经得起一阵乱棍摧残！

“爸——！”邬日苟扑倒在地，
扶起了邬荣昌，恐惧得哭喊起来：

“别打了！打错人啦！！”
一场闹剧，在邬日苟撕心裂肺

的痛哭声中草草收场。
半年之后，四角楼顺利完成修

缮装饰工程。
四角楼挂上了“年年有余”“紫

气东来”的牌匾，糙石砖瓦里，雕梁
画栋中，历经数百年的古楼，整修
得完好如新，仿若回到两百多年前
初建时的模样。

自此，楝花楼成了一个新的参
观景点，更是成为村里的老年活动
中心。三明叔公、福大爷、贤明叔及
单梅娘、伍婶、纪嫚婶娘等老人家被
邬树龙请来每天在四角楼里为游客
们唱山歌，做传统手工艺表演，三明
叔公还兼着当起了讲解员，为游客
们讲述着楝花村的兴衰往事。

没事的时候，三明叔公就会手
捧一本破旧的线装本《三国演义》，
逢人便讲“卧龙晏起”的故事，且手捻
长须念念有词：“大梦谁先觉，平生我
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有一天，凌火生就问起邬树
龙：“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

“感恩他们当年的恩典呀，没
有他们，哪有我今天！”

“那我的家人呢，你怎么又不
照顾下？”

“你呀，你做村主任时表现怎么
样，我就不说你了。你的家人还用
我来照顾吗？倘若你老丈人还健在
的话，我当然也会一视同仁对待的。”

“嘿嘿。也是也是。”凌火生苦
笑着，自讨没趣地讪讪走开了。

看着凌火生慢慢走远的身影，
邬树龙心里在感叹着，岁月不饶
人。这个与他一起长大、曾经一起
共事的老伙计，也老了。

初夏的山村，细雨过后，四角
楼在天空之下巍然屹立，依稀有炊
烟缭绕，以一种恬淡闲适的姿态深
藏在这静谧的山水之间。

走过阡陌纵横的乡村田野，漫
步在湿滑的青石路上，邬树龙站在
楝花村四角楼大门边，抬头看看肃
立在村口边那几棵苍老的苦楝树，
霍地发现——

风雨中，苦楝树又开花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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